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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 一

猶記得 2002年，我收到來自馬來西亞一位年輕人的電郵，雖說

素昧平生，但我們有著共同的興趣，那就是對探索上海、香港和荷里

活老電影往昔的熱情。他告訴我，他收藏了《長城畫報》—1950—

1960年代一份重要的電影公司官方期刊，還有他想瞭解更多的、有

關那個時代和明星的一切。我們通過電郵溝通交流了好些年，一直到

近十年後的 2011年，我們才第一次見面。而子宇也已經從當年萌芽

中的愛好者，蛻變為一名對電影史研究深入的業餘學者了。

子宇的背景知識、興趣，還有對《長城畫報》的長期翻閱和

研讀，理所當然地讓他聚焦夏夢。夏夢不僅是長城公司最閃亮的明

星，更是當年香港左派電影公司中的首席人物。融合了智慧、美貌

與社會意識，夏夢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銀幕上進步女性的典

型。她作為演員，成就不凡，後來更一手創辦了「青鳥」。作為一家

規模不大的獨立製片公司，在夏夢的影響力和統籌下，「青鳥」出乎

意料地製作出香港 1980年代初最具影響力的作品，殊不簡單。

Preface 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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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本傳記，橫跨一個時代，除涉獵了夏夢在電影角色塑造中的

心路歷程和逸事，也聚焦了夏夢在事業上的起伏經歷。相比同時期

香港「邵氏」「電懋」的作品，夏夢於 1950—1960年代在「長城」

「鳳凰」所參與的電影別具一格。除了多出一份 1950 年代香港進

步電影界的社會意識外，夏夢的電影在「南下」的中國電影大師和

編劇人才的雕琢下，更是鑲嵌了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氣息。

通過與中國電影史上著名的「作者導演」（特別是李萍倩和朱石

麟）合作，夏夢的演藝才華在跨時代的不同角色類型中得到了充分

的發掘和展示。從處女作《禁婚記》（一部堪稱華語電影史上最精妙

的婚姻喜劇）中的楊霞芝，到《王老虎搶親》中的反串角色周文賓，

再到《故園春夢》（改編自巴金名著《憩園》）中的萬昭華，她的每

一個角色，都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從多方面來說，我認為子宇是撰寫夏夢電影與人生故事的理想

人選。作為一名出生於 1980年代的年輕一輩，子宇憑著他對電影考

古的直覺和熱情，發掘並研究了不少檔案，並為這些材料提供了嶄新

的視角。特別是他通曉中英雙語，加上其在馬來西亞成長的背景（東

南亞正是當年香港電影的主流市場和基地），使他在研究過程中也把

當地主流文獻囊括其中（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當地中文、英文報章檔

案）。這些資料，幾乎都不曾出現在內地和香港兩地學者的視野裡。

最為幸運的，當屬子宇得以親自採訪夏夢及幾位電影界的前輩

們，這使他的研究和筆觸中，平添了一份獨特的個人色彩。在香港

老電影文化瀕臨沉寂的今日，子宇的這份心血，不僅僅是對夏夢老

師最誠摯的致敬，更為曾經絢爛多彩的「長城」「鳳凰」電影（香港

電影文化遺產中重要的一章）的研究工作，提供了一份具有積極意

義和價值的參考資料。

方保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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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夠受邀為小宇兄的著作作序，已經是榮寵備至。而傳記的主人

公更是我們最為敬愛的夏夢女士，就更感覺愧不敢當了。回想起來，

緣分確實奇妙：小宇是馬來西亞華人，而我生活工作在北京，本是天

各一方，但是網絡把我倆以及眾多喜愛華語老電影的年輕朋友匯集在

一起。在每日漫無邊際的網絡暢談中，「絕代佳人」夏夢女士又是我

們最時常談及的對象，為她的美麗，為她的表演，也為她的智慧。

後來就聽說小宇要親自撰寫一本有關夏夢女士的傳記，當時我

感覺這當中難度極大。首先，是影像難尋。夏夢女士主演的四十部電

影，其中很多部今天已經無法看到，而存世的作品也大多沒有正規音

像出版物。其次，缺乏既有的研究成果支持和系統的檔案資料梳理。

雖然近年來，香港和內地均有一批冷戰時期華語電影研究的成果相繼

出現，但是對夏夢女士及其所代表的香港左派電影人活動的學術梳

理，相對生僻。有關夏夢女士的信息報道也零零散散地見於不同歷史

時期的報刊書籍中，蒐集起來那真要花一番苦功夫。再次，寫夏夢女

Preface I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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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的傳記，自然得親自採訪夏夢女士本人，做口述歷史記錄。但我們

都知道，夏夢女士非常低調、內斂、喜靜，再加上她已年逾八旬，如

何對她採訪，如何從研究作傳的角度甄別、豐富她的表述，是成書的

關鍵步驟之一。最後，我也知道小宇並不是專業的電影研究者，而是

一位從事計算機工作的職場白領，在繁重忙碌的工作之餘，到底還能

有多少精力著書立說，也自然需要打個問號。

然而，經過數年的努力，小宇真的寫成了這本夏夢女士的傳

記。今天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，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，就是有史

以來最好、最完整的一本關於夏夢的電影書。當然，這書中十幾萬

文字的背後，小宇付出的艱辛是一般人難以體會的：他利用自己有

限的閒暇時間，跑遍了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、中國內地、香港

等很多國家地區，採訪夏夢女士和她的親人、朋友、同事；他在香

港蒐集資料時，得到了方保羅先生的諸多幫助，白天看資料，晚上

就睡在方保羅先生家的收藏室裡。 

去年夏夢女士八十誕辰之際，我在北京的中國電影資料館策劃

了一次回顧展，小宇更專門打「飛的」來北京來觀看，也為尋找出

版社的事情奔走。這是我倆第一次相見，才知道原來彼此都是年紀

相差無幾的「80後」。他興奮地告訴我，終於在大銀幕看到了夏夢

的《日出》！在北京的日子裡，我幾次與他相約吃飯，談的大多都是

夏夢女士。期間恰逢老影人翁先生來京，得翁先生相助，小宇在其

北京房子借住數日。翁先生離京後，為節約經費，小宇在北京過的

完全是苦行僧般的流浪生活……

這些事情我都是事後才得知的，內心難免一陣唏噓。我和小

宇都欣賞夏夢女士，我可以不計成本地遍尋夏夢女士的文圖資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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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劃舉辦各種有關夏夢女士的電影放映活動，甚至為得到一張和夏

夢女士的合影而沾沾自喜，但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明知可為而為的基

礎上。而小宇的所作所為，在我看來，恰恰是化不可能為可能。所

以，這本在字裡行間飽含對夏夢女士無限深情的傳記，最終在一位

年輕「80後」、馬來西亞小伙的筆下噴湧出來。回念往昔，夏夢女

士作品的影響不僅限於內地香江，也遠至南洋星馬。她的倩影則穿

越了空間和時間，令不同代際的人為之沉迷傾倒。這麼一想，今天

小宇所做的一切也就顯得更加順理成章了。

這本《夢回仲夏》不僅填補了影人傳記的空白，更是尋回了那

個理想年代的諸多珍貴記憶，充分證明了即使不在學術體制之內，

影迷在民間也能夠做出此等學術性、檔案性和可讀性兼具的著述，

另外還有一層文化傳播的意義。2014年 5月，在北師大召開的香港

電影百年學術研討會上，我做了一個有關夏夢女士的研究報告，引

起了在場的台灣藝術大學廖金鳳教授的極大興趣。他會後專門來咨

詢我，說在台灣這麼多年，從來都不知道還有夏夢女士這樣一位華

語影壇的超級明星，特別想給夏夢女士拍一個紀錄片。由此可見，

受到冷戰的影響，兩岸三地形成了某種文化阻隔的遺憾。

我由衷希望這本書的出版，能夠讓各方的讀者朋友，無論是早

已知曉夏夢的，還是尚不瞭解她的，都能對她、對她所處的時代，

有更深的印象。夏夢女士雖然已至耄耋之年（編者註：夏夢女士已

於 2016年 10月仙逝），但是這本書面世得一點兒都不晚；愛上她，

更不晚。

沙　丹

2014年 9月於北京小西天

（作者為中國電影資料館節目策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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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夢之美，有口皆碑。「上帝的傑作」，原本乃電影《日出》中張

喬治恭維、愛慕陳白露的台詞，卻成了夏夢實至名歸的永恆美譽。高挑

身材、扮相宜古宜今之餘，夏夢穿起旗袍，更是國色天香，氣質優雅不

凡。她的美麗，按照當代東方佳人的標準，也是一個難以逾越的典範。

說到夏夢的美，再紛繁的形容，都只是錦上添花。然而，正是由於夏夢

之美，讓人忘了她美貌之外的智慧。也因為是武俠小說大師金庸的夢裡

人，夏夢更被賦予太多浪漫傳奇的戲說，至今紛紛擾擾。她對電影事業

的執著和藝術魅力反而被忽視。

和夏夢合作《投奔怒海》的著名導演許鞍華曾經說過：夏夢的智慧

比她的美貌更出眾。① 

本書試圖通過另一個角度，縱橫中國內地、香港，還有東南亞（新

加坡、馬來西亞）等地中、英文的文獻史料和檔案，結合客觀歷史背

景，補以訪談和求證，整理了夏夢電影生涯的年代脈絡，並倚重於梳理

夏夢作為演員（1950—1967）和監製（1979—1985）兩個年代的經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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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待文思在感性與理性中得以兼容並蓄，再現夏夢作為一代電影人的藝

術歷程。    

夢縈銀河：演員夏夢

夏夢於 1950年夏天簽約長城公司。作為香港「國語」電影界第一位

新人，夏夢在長城公司的積極培養下，於 1951年憑處女作《禁婚記》在

香港和海外（新加坡、馬來亞② ）相繼公映後一炮而紅。其後，《孽海花》

和《絕代佳人》兩部古裝巨製的成功，則奠定了她作為長城公司首席當

家花旦的地位。1957年 4月，作為香港左派電影界唯一的演員代表，夏

夢到北京領取文化部頒授給《絕代佳人》的優秀影片榮譽獎，同時參加

了第二屆中國電影工作者代表大會。③ 同年歲末，《新寡》相繼在北京、

上海、東北等地公映，並大受歡迎，獲得中國內地媒體和評論界的廣泛

讚賞。北京之行和《新寡》的成功，成就了夏夢演員生涯的第二個巔峰，

而《新寡》至今也是展現夏夢演技的最富代表性的作品。

在 1957到 1958年間，夏夢分別入選香港《華僑日報》第一、第二

屆香港「國語片」十大明星。④ 1959年末，包括夏夢在內的「長城」六

大明星受邀訪問新加坡，當地媒體冠以夏夢「大公主」的美譽⑤ ；同時

《長城畫報》舉辦的香港十大「國語片」明星選舉中，夏夢名列第一。⑥  

「長城大公主」一說由此而來。1961年，夏夢當選香港十大賣座明星⑦， 

同年在由澳門的《澳門日報》舉辦的香港十大明星選舉中高居榜首⑧。

而最讓人津津樂道的，當屬夏夢在 1960—1965年間相繼主演了《王老

虎搶親》《三看御妹劉金定》《金枝玉葉》《烽火姻緣》等四部與上海越

劇界合作的戲曲片。這些影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成就了其演員生涯中



1954 年夏夢與李萍倩合影

1959 年鳳凰公司春茗，夏夢向

朱石麟（中）敬酒，背後為鳳凰

製片主任龍凌。



盛夏探「夢」 序
章

  

章  

的另一類經典形象。

夏夢是長城公司的合約演員，1956 年正式被借聘到鳳凰公司拍

片。而那個年代，製片廠制度下的電影製作，一般都由導演選擇合適的

劇本，然後和屬意的演員洽談。但是，自打奠定了其影壇地位後，夏夢

成為少見的可以選擇導演和劇本的演員，這是當年「長城」給予夏夢的

「自主權」⑨ 。

從一系列夏夢完成、未完成的作品中觀察，夏夢屬意的導演無疑是

李萍倩和朱石麟。而朱石麟的劇本，似乎又是夏夢的首選。談到李萍倩

和朱石麟的風格時，夏夢曾表示：

李萍倩比較明快，朱石麟則比較細膩，不太一樣。李萍倩比

較喜歡用短鏡，而朱石麟則愛用推、拉，出來的效果也不一樣。

推拉就是要慢一點，主要表達內心感情，李導演會讓你自由發

揮，而朱導演則有他的想法，他希望演員按照他的想法來表達，

兩個都很疼我呢！
⑩ 

雖然「長城」和「鳳凰」的正式合作始於 1956年初拍攝的《新婚

第一夜》和《新寡》⑪ ，但是早在 1952年末開拍《花花世界》時，「長

城」便已和朱石麟有了初步合作—劇本出自朱石麟之手。而 1953年

末開拍的《姐妹曲》，朱石麟更是第一次跨刀為「長城」編導。此外，

夏夢曾主動找來福建傳統莆仙戲《團圓之後》的劇本，請朱石麟改編並

導演了影片《同命鴛鴦》；時任文化部部長夏衍也為夏夢度身定造了《故

園春夢》，並請來朱石麟導演。除了與「鳳凰」合作，夏夢還破例為龍

馬公司拍攝了《香閨春情》（又名《關在屋子裡的人》）。此前，「龍馬」

因費穆逝世已停產多年，導演兼經理人費魯伊是第一次掌鏡。而其電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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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格，又是實驗性的藝術作品。這個選擇，或許也反映了夏夢的另一番

藝術旨趣。

此番通過多邊訪問得知，夏夢對自己的作品尚有部分指定的合作團

隊。攝影師中，夏夢屬意董克毅父子或蔣錫偉；在造型和化妝上，早在

1930年代業已成名於上海電影界的化妝大師宋小江，正是夏夢的不二

人選；而談到服裝和造型設計，戲裡戲外，同事兼摯友馮琳無疑是夏夢

最親密的夥伴。很多時候，夏夢作品裡的時尚造型和旗袍樣式，也都有

夏夢自己的心血和巧思。從這裡，就可以看得出夏夢對自己電影形象經

營的嚴謹和用心。

夏夢電影事業上的顯著變化發生在 1964年。中國內地當時的政治

氣候，已經對夏夢構成了直接影響。這可以通過夏夢的拍攝活動（非發

行時間）來觀察。夏夢一般每年可以完成兩到四部作品。到了 1964年，

夏夢一整年裡沒有拍片。1965年末完成《白領麗人》後，拍攝工作再度

停頓一年。1966年，當「文革」開始後不久，夏夢欲辭職而被挽留。⑫

但是，「文革」極左勢力逐漸滲透到電影界，隨後又爆發了「五

月風暴」事件，夏夢終於在 1967年 9月脫離影壇，並悄悄離開香港。

1979年，重返電影界後的夏夢，再也沒有以演員的身份出現在電影中。

評價自己在過往電影中的表現時，夏夢常說「自然」是關鍵：

觀眾接受我是因為我自然，不「做戲」。不「做戲」看起來

便不會僵硬了。我很 relax（放鬆），我 relax觀眾亦會看得舒服，

我是「以不變應萬變」。
⑬ 

在香港電影資料館 1999年的訪談中，夏夢也有類似的見解，她始終認

為自己是「偶像派」，不是好演員，更無法活到老、演到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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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演員，我只是自然，不作狀，可絕對稱

不上是一個好演員。好演員嘛，要能演所有角色，我嘛，根本是很

局限的。所以我說，年紀大了不能拍。好演員的話，是不應該受年

齡限制的，可以拍到幾十歲，當了老太太還可以拍戲。像我這種，

是等於歌星的偶像派。偶像派絕對受年齡限制的，到三十歲就要退

下來了。好像馮寶寶，可以從五歲演到現在；另外芳芳啦，她們都

是好演員。張艾嘉也很好，也是可以一直演下去的演員。
⑭ 

其實，早在 1982年，夏夢就曾有這麼一番感嘆：

你看像我這樣的年紀，還能演戲嗎？現在的特寫鏡頭，連

一根頭髮般大小的皺紋也攝得一清二楚。古裝戲裡塗脂抹粉，可

能會好一些，但是誰愛看你這個「老花旦」呢⋯⋯你說演中年婦

女，這個我也想過，但是戲路不對啊，我雖然是女人，但是缺乏

一般中年女人的生活體驗。我很羨慕李香琴，她的生活經驗豐

富，演技又好，甚麼角色都能演，演甚麼像甚麼。
⑮ 

同一篇訪談中，記者接著解釋說夏夢的外形，其實還是適合演三十歲上

下女性的，夏夢回答得風趣之餘，也有條不紊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：

謝謝你，真要請你喝茶了！不過真的按照你的意見的話，就

要趕跑全部觀眾了。（笑）我向來有個看法，劇中人和演出者兩

者年紀相當最好。否則，寧可年紀小的演年紀大的，不要年紀大

的演年紀小的。根據這個看法，你就很容易明白，為甚麼我不能

再當演員了。
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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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夏夢的作品分析中可看出，夏夢的銀幕形象，以知性中產少婦最

多。從演技成熟期的劇情片（如《望夫山下》《新婚第一夜》到《新寡》

《關在屋子裡的人》等）中觀察，夏夢的內心戲尤其精彩。她善於把握

當時中產女性的感情矛盾，以及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所產生的複雜心

理變化，對人物的刻畫細緻而深入。至於塑造性格完美或捨生取義的理

想化角色（如《絕代佳人》《逆旅風雲》《白領麗人》），夏夢也能拿捏

得平和自然。談到喜劇，從《搶新郎》開始，到《甜甜蜜蜜》《夫妻經》

等作品，夏夢的表演除了延續民國時期上海都市的節奏和韻味外，其夾

著放肆的喜感中，卻是收放得宜的幽默。而越劇電影中，從《三看御妹

劉金定》的皇家貴族到《烽火姻緣》的巾幗英雄，夏夢巧妙地結合了電

影表情和正統戲曲功架，塑造了另一種表演風格。縱橫喜劇、悲劇和戲

曲電影，夏夢可以說是揮灑自如，銀幕形象的塑造富有極強的感染力。

2012 年 6月，夏夢和筆者合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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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6月 9日，宴席上，當大家讚頌夏夢當年星光四射，氣質典

雅時，夏夢帶著幾許玩笑的語氣說：「現在的明星都是鄰家女孩、鄰家男

孩啦！觀眾的口味改變了，大家都喜歡如鄰家孩子般的明星了⋯⋯」

2012年 6月 30日，第二次座談時，我打趣地問楊潔怎麼看姐姐的

戲。楊潔性格直率，當著姐姐的面就開玩笑說：「我說夏夢的演技並不

怎麼樣⋯⋯也就還可以吧。」楊潔是一副帶著玩笑的不屑，而一旁的夏

夢先是望著妹妹點點頭，而後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說到底，夏夢並非戲路最寬廣的演技派，但放在當年的香港「國語

影壇」來說，她絕對是最有實力的人氣偶像派，也是偶像指數最高的實

力派之一。1963年後急劇減產的趨勢，還有離開電影界的十二個年頭，

真的並非夏夢刻意地蹉跎。中斷的流光，一去不返。作為演員時的未了

心願，也只能任由杳如黃鶴，無影無蹤。

探夢「青鳥」：監製夏夢

夏夢覺得自己並非當導演的料子，但對她而言，演戲已經不再是

「選項」。在夏夢看來，過去做演員相對比較被動，但做監製卻能化被

動為主動。她滿懷抱負，有屬於自己的視野和展望，並有了當監製的

念頭。因此，夏夢最後沒有回到長城公司，而是得到時任國務院僑辦

主任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的同意後⑰ ，自組公司搞獨立製

片，也就有了後來的「青鳥」和《投奔怒海》。

談到那時自組公司拍片，夏夢認為，這能夠讓自己在決策上擁有更

廣闊的伸展空間，拍出既不盲目跟風、也不違背自己藝術良知和品位的

作品。以下摘錄一篇採訪中所記錄的夏夢對影片《紅高粱》的看法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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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更立體地看出夏夢作為製片時權衡商業和藝術的理念取捨和策略：

「黃」（《黃土地》）劇的優點，「紅」（《紅高粱》）劇都具備。

在「抓」觀眾感情方面，《紅高粱》更上一層樓，也更商業化。

全片攝影和畫面，都給人以美的享受。劇中男女主角做愛，高粱

被踏平，然後就拍高粱地，綠葉在風中搖曳晃動，給觀眾留下聯

想的意境。因為，這種男女交歡的畫面是含蓄的、東方式的，洋

為中用，西方人也會欣賞。

中國電影走向世界，得益於大陸的開放。沒有開放的政策，

就沒有《紅高粱》。中國打開國門，編導人員和演員走出去，才

能開闊視野，從西方吸取更多有益的東西。電影不是話劇，也不

是廣播劇，劇中人不能老是說個不停，嘮嘮叨叨，唯恐觀眾聽不

明白。《紅高粱》完全不是這樣，以影像為主，用合乎電影藝術

規律的方式拍攝片子，揭示社會生活的內涵。這是一個重大進

展。她說：「如果中國電影界仍然關閉大門，老拍歌功頌德的戲，

總是一套激勵人心的對白，哪裡會有登上國際影壇的希望！」

夏夢針對人們對《紅高粱》的爭論對記者說，對一部戲如

何看，應當允許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。一部戲不可能贏得所有觀

眾。有的戲，藝術家、知識分子喜歡；有的戲，工人農民喜歡。

這是一種正常現象。我們不能妄自菲薄，中國電影應當走向世

界；但中國又是農業社會，也不應當提倡所有片子都不顧一切地

走向世界。還應拍一些大陸觀眾喜聞樂見的戲。

夏夢作為製片人，深知電影發行的奧妙。她為《紅高粱》在香

港放映出謀劃策：「要吸取《老井》的教訓，切莫在所有影院一齊放

映。不瞭解觀眾心理，一般化發行，上座率是不會高的。『紅』劇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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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藝術片，選擇幾個影院放映幾個月，票房價值可能會好得多。」
⑱ 

在這樣的使命驅使下，夏夢創辦了「青鳥」。作為製片人，夏夢從

題材、導演、劇本和起用新人等各方面積極運籌帷幄。創業之作《投奔

怒海》曲折的籌拍歷程、堅定的品質追求，以及後來的空前成功，不僅

為其在電影史上寫下傳奇，而且捧出了明星劉德華，也奠定了許鞍華作

為著名導演的地位。《似水流年》，夏夢提攜了導演嚴浩。影片對海峽

兩岸情感隔閡的刻畫，或許也折射出夏夢自己的家國情思和感懷。這兩

部經典，都先後囊括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多個獎項，實至名歸。夏夢後

來還一度籌拍兩部作品：張愛玲的《第一爐香》和張賢亮當時極富爭議

性的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雖然最終未能成事，卻可以看出夏夢作為

製片，對於題材選擇的獨到藝術眼光。

「青鳥」翱翔的實踐雖然不長，卻是轟轟烈烈、擲地有聲的。它再

次為夏夢的電影事業留下了燦爛光輝的一筆，名留青史。

觀影夢語：夏夢看電影

說到看電影，1940年代，夏夢說自己談不上是個影迷，但是喜歡

看電影。1950年代，看電影對夏夢而言，是娛樂，也是功課：「至於看

戲，我的喜愛和演戲一樣」⑲ ，「在不拍片的時候，我就去看電影，那是

把消遣和學習混在一起的娛樂」⑳ 。進入 1960年代，在「國語片」、粵

語片和外國片中，凡「國語片」夏夢逢戲必看，外國片卻有些選擇；至

於粵語片，夏夢也是基本觀眾之一，並認為白燕和吳楚帆演得最好㉑ 。 

夏夢曾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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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片，主要是看人家的技巧。但並非說外國演員沒有可茲

觀摩的，而是他們畢竟是西方人，戲中的人物思想感情，跟我們

東方人有距離，同時我最不愛看打打殺殺的片子，因此要有所選

擇。至於國語片、粵語片我都要看。好的，可以汲取；不好的，

也可以找出為何不好，作為自己拍戲的借鑒。
㉒ 

當年，夏夢看過不少歐美電影。問起她少女時代在上海時對哪部電

影印象深刻，她首先提到了《出水芙蓉》。夏夢還曾發表過自己對幾部

歐美電影的觀後感，其中也評論了柯德莉．夏萍和珍妮花．鍾絲的表演：

近來看過而較有印象的有好幾部，如《戰爭與和平》（War 

and Peace，1956）、《紅樓春怨》（The Barretts of  Wimpole Street，1957）

等。我很喜歡 Audrey Hepburn（柯德莉．夏萍），她那種天真而

敏感的態度很可愛。但是在《戰爭與和平》中，我覺得她後半部

戲沒有前半部好。照理說，經過戰亂和幾次戀愛的變遷，她在性

格上的變化應該多一點，不能像影片裡那樣，始終保留著天真的

神氣。

Jeni�er Jones（珍妮花．鍾絲）在《紅樓春怨》中出色極了，她

演的是詩人勃朗寧夫人（女詩人伊麗莎白．巴勒），故事就是她的戀

愛史。那是甚麼氣質或風度呢，我也說不出來，但是很喜歡⋯⋯
㉓ 

《春風秋雨》（Imitation of  life，1959）我看過的，這是一部相

當動人的戲，寫黑白種族的歧視問題，很不錯，但也不能算是最

好的一部。而《逃獄驚魂》（The Defiant Ones，1958），寫黑白人

之間的矛盾更成功。
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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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6 年夏天，夏夢出席哥羅氏大酒店主辦的法國電影節的歡迎酒會，

和法國明星瑪丁．嘉露（今譯瑪蒂妮．卡洛）合影。

夏夢最欣賞的 1950—1960 年代的四位西方演員，

從左到右依次為：泰倫．鮑華、格力哥利．柏、狄波拉．嘉、英格烈．褒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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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到 1950—1960年代的西方演員，夏夢喜歡的不少，但是談到最

欣賞的，有四個名字：英格烈．褒曼、狄波拉．嘉、泰倫．鮑華，還有

格力哥利．柏。㉕ 泰倫．鮑華和格力哥利．柏是當年荷里活銀幕上的紳

士型偶像，也是集儒雅、正氣、剛毅為一體的著名演員。至於夏夢欣賞

的女明星，無論是憑《寒夜琴挑》和《北非諜影》成名的一代影後英格

烈．褒曼，還是因主演《百戰將軍》《金玉盟》《國王與我》著稱的英國

籍一代名伶狄波拉．嘉，都和夏夢有著共同的特徵，那就是美麗和知性

結合的典範。

美國籍電影學者、著名影評人方保羅曾說：

即使在幾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看夏夢演出的一系列作品，

仍然有著某種興奮。最先感到的當然是她的美艷無比。但這還不

止，不論她演的是時裝、古裝、戲曲片或戲劇片，都閃耀著銳利

的知性。
㉖ 

1980年代，夏夢還曾撰寫《原野》影評，透過她的分析，可以看

出她的觀影審美和思考：

看了凌子風導演的影片《原野》覺得很好，這部片子給人以

清晰的感覺，耐人尋味，印象深刻，看過之後，久久都不會忘懷。

電影不同於話劇，它不受舞台的限制。《原野》的手法，比

較注意發揮電影的藝術特點，善於利用銀幕的長處，因此它顯得

大膽而活潑。在畫面上，我們可以看到好些廣漠無垠的場面。迷

亂的風沙，被吹得東倒西歪的枯枝野草，漫天飛舞的殘花，落葉

朦朧的色彩，萬籟的鳴聲，都用電影的特有手法表現出來，這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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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過一番心思的。導演似乎有意用這些現象來襯托出《原野》這

個故事的題目。

記得曹禺先生的另外兩部著作，也正是在《日出》和《雷雨》

這樣的標題下，展開了動人的故事。所以好些漠漠荒原的鏡頭，

我覺得很精彩很值得回味。

至於演員，我覺得楊在葆的仇虎，劉曉慶的金子，都演得

很好。角色本身充滿矛盾，有剛有柔，柔剛結合很難掌握，但他

們兩人把角色的心理狀態揣摩得很透，所以演來嫻熟自如。愛與

恨，怯懦與頑強，都有一種看不見的感染力。

我沒有談到有關這個戲的主題思想。我對於這方面的問題，

缺乏知識。比如說，這部影片是「反封建主義」的，還是「提倡

封建主義的報復主義」的，還是暴露「報復主義」的悲劇—那

對不起，我只好交白卷了。
㉗ 

2012年 6月 30日，問及夏夢在監製年代看電影的經歷時，夏夢

說：「那陣子，我常常一個人去電影院看戲，不喜歡的題材也會看，就

是要觀察觀眾的反應。放映到哪些情節或畫面，觀眾有甚麼反應、甚麼

情緒，甚麼讓他們離場了？當時這就是我的功課。」

不經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夢外瑣記：情感雜談

1954年 9月 30日，年僅 22歲的夏夢和洋行職員林葆誠成婚。㉘ 

婚後一直是安穩美滿，為人稱羨。作為一個事業型女性，夏夢的生活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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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始終有她醉心的電影事業。1955年，有記者訪問了產後的夏夢，

並問及夏夢婚後是否會引退時，夏夢說：「我熱愛電影藝術，今後絕不

會離棄水銀燈下的生活，雖然我愛我的丈夫和兒子，但我也同樣深愛著

電影藝術啊！」㉙ 

而談到林葆誠時，夏夢也曾表示：

比方旁人總愛恭維人家，尤其是對自己追求的對象，可是亞

林（林葆誠）就沒有這一套。他直腸直肚，有一句說一句，我就

歡喜這樣的性格。比方，我演的戲有甚麼不對的地方，在旁人一

定不肯說我演得不好，但是他卻肯老老實實地對我提意見，一點

也不加保留。我的衣飾或者化妝，旁人一定說我非常漂亮，但他

卻常常魯直地說自己的意見。我發覺到他的確是個老實人，心直

口快，往往得罪了人也不知道⋯⋯ ㉚ 

談到家庭生活時，夏夢曾說：

理想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思想和興趣的一致上，我們雖然職

業不同，他在洋行工作，我是一個電影演員，可是我們能夠互相

瞭解，不至於因職業不同而影響到我們家庭的寧靜⋯⋯ ㉛ 

貴為影壇一代佳人，夏夢身旁不乏追求者或暗戀者，這也是情理中

的事情。迄今為人所知的，有自剖為夏夢終身不娶的、已故的著名導演

岑範，再就是家喻戶曉的武俠小說大家—金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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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夢與丈夫林葆誠

1954 年，金庸與夏夢在研究

劇本《不要離開我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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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金庸

1956年 11月 12日，法國製片人亞歷山大．姆努什金、法國電影

協會的代表加勞等人，剛從北京參加了法國電影週，要經過香港回國，

陳丕士大律師設宴款待。席上，有法國文化參贊、法航駐港總經理、香

港《大公報》費彝民、長城公司老總袁仰安、金庸、夏夢、石慧、傅奇

和毛妹。㉜ 金庸曾經在《大公報》的「三劍樓隨筆」專欄中寫過這次見

面的一段趣記：

這是一次很愉快的談話，大家交換了意見，還談到將來合作

的計劃，有人向石慧開玩笑說：「怎麼他老是說夏夢，不說石慧

呢？」大家都笑了，因為在法文中表示「動人、可愛」等意思的

Charmant，聲音就像在叫「夏夢」，幾位法國先生在談話中大讚

中國與中國人，所以不斷聽到「夏夢、夏夢」之聲。

金庸單戀夏夢一事，1980年代在香港坊間已有流傳。而到了 1990

年代，隨著研究金庸作品和人生的深入，似乎這早已是金庸「公開的秘

密」。其中，香港專欄作家哈公和台灣作家三毛的說法最常被引用。

這裡僅從我對史料的梳理、理解，主要針對兩點說明一下。第一，

金庸為夏夢屈居「長城」一說，與史實不符。夏夢當時已經是成名的大

明星，而當時的金庸還不是金庸，也還未開始寫武俠小說。除了以林歡

的名字在「長城」當編劇外，他也為《長城畫報》寫影評，還為《大公

報》《新晚報》寫專欄。第二，金庸認識夏夢時她已經訂婚或結婚一說，

並不成立。當夏夢在 1952年夏天開拍第一部古裝片《孽海花》時，就

已經討論著《絕代佳人》的劇本，後來交由林歡（即金庸）改編。夏夢

和林葆誠的戀愛，始於 1953年 11月末開鏡的《姐妹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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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實上，夏夢、林葆誠和金庸都是多年的老朋友。2012年 6月 9

日的午宴上，大家從《明報》談到了金庸。夏夢一派從容地說道：「最

近沒見過，但不久前打過電話啊（問候金庸），阿May（金庸的現任太

太）接聽，不過她（阿May）卻不叫自己查太太，而自稱林小姐 ⋯⋯」

2012年 6月 30日，從《絕代佳人》再聊起了金庸，夏夢和妹妹又

相視笑了起來，原來為的是金庸早年的筆名。夏夢說：「姚家的阿姨嘛，

金庸在《新晚報》欄目有個筆名就叫姚阿姨⋯⋯女人的名字！」楊潔接

著解釋說：「金庸在《新晚報》那個欄目是讀者的信箱，專門回答生活

問題、感情問題的，當時我們都叫他姚阿姨、姚阿姨的。」

2014年 4月 18日，在夏夢從影六十五週年紀念活動上，有記者問

到關於「金庸和夏夢喝咖啡訴衷情」的傳言。夏夢助理劉韌表示，他曾

問過夏夢，夏夢說這是根本沒有的事；他也親口問過金庸，金庸也說沒

有這回事。㉝ 

關於岑範

2005年 3月 4日，上海東方文藝頻道專欄《可凡傾聽》訪問了導

演朱石麟的高足、著名導演岑範。事業上，岑範成績驕人，《群英會》

《借東風》《紅樓夢》和《阿 Q正傳》的成功讓他流芳影史。這次訪問

中，岑範也首度透露和夏夢的逸事。岑範回憶道：「夏夢的美貌還是其

次，她的心地更美，非常善良。有一回，我們幾個人在海裡游泳，我的

腳被礁石上的寄生物割了一道大口，鮮血直流。有人打來一盆淡水，夏

夢當即蹲下來要給我洗傷口，被我制止了。」

夏夢和岑範在電影方面合作的有《禁婚記》和《門》兩部作品，岑

範當時以男配角出現在電影中。而楊潔記憶中，那時的岑範是「性格內

向，比較靦腆」。




